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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卷　　失梦的天空

建国以来，我警方重拳出击，严厉打击和消灭黑色

组织和犯罪团伙。在这场正邪之战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

警界精英，他们面对生命危险，毫无惧色，抛头颅，洒

热血，用青春谱写出一曲曲生命的颂歌。各种犯罪团伙

在警方的严密追捕下，无所遁形，一时间灰飞烟灭。

有的犯罪团伙很隐蔽，虽一时被警方所不察，但也

因为仇杀和嫉恨，他们内部开始自我混乱、火拼⋯⋯

无论怎么垂死挣扎，也逃脱不了他们必然覆灭的命

运！

太阳底下，邪不压正。

引子　　噩梦间隙

风吹过，枯叶飞越扫帚的末端，散乱在已经清扫干净的空

地。

云素心理一下散乱下来的头发，又低头走回，重新扫过，没

有一丝幽怨。

世界上本没有永恒的事，一切只不过在不停地重复。生活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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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？生活是一个由宿命营建的迷宫，它的指引地图是一个个环

环缠绕的圆圈。人一生不过是走过来，又走过去，逃离，突围，

挣扎，感悟，然后又寻觅来时路，最迷丽的憧憬总在蓦然回首

间。既然如此，扫着或停下来，又有什么区别？

这个道理，几年前云素心就已经看透。对她来说，生活下去

的意义就是把回忆洒落在琐碎的忙碌中，希望有一天，把回忆彻

底丢弃，但回忆总像那被风捉弄的枯叶。她曾试着逃离这个城

市，却又不知不觉回来，这个城市凝结了她所有的梦想，尽管她

始终不敢去面对这一切。

背后有脚步声响起，不用回头，云素心知道那个男人又来

了。他始终很准时，总在夜幕快降临时来，在一个墓碑前，静静

立上一支烟的时间，然后扫一眼正在褪色的夕阳，默默地离去。

云素心没有回头看，她心中有一段惊天的大秘密，这个秘密折磨

着她，她的内疚始终在与这股力量斗争，渐渐这仿佛成了她活下

去的动力。她对一切事情已经没有了好奇心。她不知道她心中那

个人是整个社会的噩梦，他是整个罪恶的大手，控制着一切动

向。

凡铭踏在枯叶上，每一步都很坚定，云素心就在不远处，他

没有在意。距离墓碑只有几步时，他的心开始剧烈的颤抖，他身

上的黑披风迎风直响，他的目光停留在碑面上，一个声音仿佛来

自天外：“可儿，我来了。”划了六根火柴，火苗都被风吞食了。

他戒烟了，可总带着这些东西，他从没有用过打火机，老习惯总

是难以更换，如同情恋。

云素心看着凡铭把点燃的烟放在墓碑的最上边，风把烟抛在

空中，她看见凡铭侧脸抽动一下，他仿佛在笑，一副嘲弄的神

色。云素心暗想：“坟里一定是个男人了。为什么他每次来都不

带花和祭奠品？”

送走凡铭的背影，云素心继续扫自己的地，扫到那个墓碑

前，有意无意看一眼，上面什么也没有，光滑的碑面，在碑丛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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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得很特殊。“真奇怪，为什么这个男人要来祭祀一个空空的石

碑呢？”一念闪过，她的扫帚始终没有停，每一份沉默的背后也

许都隐藏着一个曲折的故事，但故事注定在沉默中消逝，然后在

另一个空间里又在将情节重复。岁月无声，其实包容着最精彩的

对白，只是少见有人可以读懂。突然，她顿住了，一挂项链映入

眼睑，扫帚摔落在地，云素心仿佛被重击了一下，呼吸一下子急

促起来。她弯下腰，寒风顺势灌进她的衣领，她没有任何感觉，

用颤抖的双手拿起项链，她熟练地把项链右侧的拉钩一旋，项链

扣一下子弹开，扣心只有几个数字：

是不是那个男人遗失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项链不是已经随女

儿慧如葬送在那场大火了么？

她知道那个黑披风的男人下周末还会来，到时就可以真相大

白。

七天，过得漫长而煎熬。直到夜色吞没最后一抹夕阳，凡铭

也没有来。那时他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，去面对一场精心的布

局，走一条不归路。

云素心始终没有等到。

这一切结果，起源于一场噩梦，也终结于一场噩梦。

注定的悲剧，注定的惩罚。

左躲右闪，谁也没有逃过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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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童年旧梦

云素心几乎被冻僵了。

寒风怒啸着，如刀片般砍上人们的肌肤。雪花飘舞着，它们

在下落的过程中飞速地旋转着。它们仿佛有灵性，知道寻找温暖

的角落躲藏，一片片，在躲避冰冷的同类，可注定还是要和它们

一起拼成大地上银白的雪毯，然后静静地等待同类将自己覆盖，

等待人们的践踏，等待阳光的融化。云素心感觉自己已经和周围

同一种温度，整个身体被寒冷铸成一个坚硬的实体，没有了血

脉。她低头看怀中紧搂的女儿，这是她在雪中奔跑求生的惟一动

力，是她内心的最柔软处，她心中一个声音：“可怜的孩子，此

时你应该和你哥哥一样，在一所如同天堂的豪宅中享受温暖，可

现在你却在和妈妈承受这些磨难，为什么？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

么？”她在那一刹那感觉寒冷仿佛成了有形的东西，在靠近和侵

略熟睡的女儿，她忍不住把女儿再搂紧些，也许是力气有些大

了，尽管这些力度是云素心身上的残余，可这 些 力气还是挤醒了

那个小生命，她大声哭起来，这些声音在风中没有一点回应，仿

佛这些哭声一出口，就被风用最快的速度席卷到最远方，不复听

闻，这哭叫在风中，微不足道，就如一点水滴入大海。可听在云

素心耳中却如同惊雷，相比之下，那肆虐的狂风反而化成细风缕

缕。在强烈关心的世界里，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至，正是这种超越

自己的关切，她的求生欲让她的生命一次次延长，虽然下一秒仍

在生命的边缘，但终究在不停地抵制死亡的呼唤。云素心想，如

果现在只有自己在这里挣扎，宁可放弃这些求生的念头，她能量

的消耗已经超负荷，她的每一次呼吸仿佛也在被寒风硬生生夭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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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喉咙深处，鼻孔抢在风的间歇处把空气吸进，最后却发现吸进

的只有风。

生难死易，只有绝境中的人们才能切实地感悟到这句话，放

弃生存是最轻松的，那时所有的煎熬刹那间化为乌有，解脱了自

己。而坚持下去，就要忍受一次次致命的冲击。从来载入史册、

名留青史的都是那些在生死存亡间中途放弃的人，我们敬仰他

们，称他们烈士、先驱。而那些在同一种环境中幸存下来的，反

而常常被人们忽略，这是一种悲哀。如果你没有听过死神在你耳

边真切的呼吸，你就不会明白，在那一瞬间死去，是多么美好的

事情。可偏偏有时和我们一起面对死亡的，不是我们自己，还有

那些在心目中比我们自己还重要的人，为了他们我们要活下去，

正是这些念头反而救了我们自己。

云素心用几乎僵硬的手轻轻拍着包裹女儿的棉衣，想让女儿

睡去，可婴儿已经感觉到难受，只是哭个不休，渐渐小嗓音也有

些哭哑了⋯⋯

在云素心几乎绝望时一串脚印出现在眼前，这些脚印是从另

一个方向排过来，又排向远方。她心中燃起了希望，她知道沿着

这些脚印，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落脚点，也许那里就有烧得旺旺的

火炉，一个温暖如春的小屋，一双热情好客的眼睛。她轻声把这

些希望说出来，尽管她知道女儿还听不懂，但她这样说出来，同

时鼓舞了自己。人是不是就是这么奇怪，总喜欢用虚语哄骗自

己，然后用不懂回答的外物坚定信心？

云素心滑倒在地，本来她以为自己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，

可当她看一眼女儿，一时间仿佛又从身体外唤回一些力气。等她

站起来，晃了几下，才发现刚才消耗的还是自己身体的力量，只

是自己平时不知它究竟藏在哪里。这些力气，只有在特殊的环

境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才能把它激发出来，正是因为这些额外的

消耗，云素心几乎虚脱了，她还是在凑寻剩余的力气和希望，把

它们化成迈动步伐的力量，一步，一步，又一步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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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屋出现了。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。无声地静默着。在云素

心眼中，这小屋仿佛是一个散发无穷热量的能源库，它散发着圣

洁的光普照过来。

云素心一声默念：“主啊，你终于还是回来了，刚才你在哪

里？难道你有时也会出远门吗？你终于还是没有背弃你忠实的信

徒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在我刚才摔倒时，你是不是已经回来了？”

已经立身在门前，她还有一种虚梦感，怕推开门的一刹那，

有一种不期然的东西。她突然发现自己抬不起手臂敲门，她喊了

一声“：有人吗？”她只听见呼啸的寒风。她又喊了一次，狂风把

这句话卷得无影无踪。她一阵子眩晕，头重重地撞在门上。门吱

呀一声开了，云素心还来不及看清主人什么样，已经没有了知

觉，倒下的一刹那，她还有一个念头“：千万别压坏了孩子。”她

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把女儿托起，双臂送出。

她睁开眼，一个人正好要俯下头来观察她。对视着，云素心

突然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熟悉。多少年了，她还记得那一幕：六年

前，当那个男人睁开眼的一瞬间，她就爱上了他，那是很奇怪的

感觉。她救了那个昏倒的男子，在那个男子昏睡中，她为他做了

许多事，所以当她第一眼看到那双眼睛，她找到了爱情，她自己

也不能解释那种感觉。或许每个怀春少女都在梦中保留着一个男

子的形象，在心中把他一天天刻画，等突然有一天会有一种感觉

告诉她自己，那个偶遇的男子，就是她在芳心中一直珍藏的情

人。男子醒来时告诉她自己叫程傲天，那一刻她的芳心跳得好厉

害，可那个男子突然又消失了，就像他的突然出现。她就每天用

恨埋藏对他的思念。三年后，他又出现了，变得成熟自信。但他

告诉她，他叫罗檀。然后他们结合了。直到三天前她发现了他一

个惊天的秘密，她带着女儿逃离了。

一个慈祥的妇人，她用柔和的声音问：“你是谁？从哪里

来？”云素心还没有从回忆里醒过来，因为她和罗檀对视的那一

瞬间是她少女时代全部的春梦，感觉总是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中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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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和错位。她没有说话。妇人淡淡一笑：“你不想说就算了，对

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客人，换了另一个，同样也是，没有任何区

啊，我的孩子呢 ”她突别。”云素心说“：不，我叫云素心

然警觉女儿不见了。妇人会心一笑：“你看那边。”孩子又熟睡

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琉璃啊，你呢？”

“院长她们叫我温可儿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的名字都是院长起的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我在看天边的白云，奇怪它们不能像蘑菇一样长在地上，

那样它就不会总是离我们那么远，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采摘

和细细欣赏。”

琉璃一笑：“院长她们总叫我人精，说我经常想些奇怪的念

头，我看你也一样。你喜欢蘑菇？”

“是啊，因为它们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先答应我不说出去，我

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

“好啊，是不是要爬墙出去？”

“不用，就在后边的菜园。”

一排栅栏，隔着几分地的菜圃，透着清爽，这里很静，只有

蔬菜悄悄成长的声音。

“就在那棵大树后边。”

围墙的角落，稀稀落落长着七朵蘑菇，是最普通的那种。

两个小女孩蹲下身子，反反复复地看。

“那朵大的，一定是小蘑菇的妈妈，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没有

大蘑菇？”温可儿看着看着，突然忧伤地问。

“因为我们都是孤儿，我们都被大蘑菇遗弃了。”

“那大蘑菇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”

“大蘑菇一定有它自己的苦衷。你看这些蘑菇 这些小也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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蘑菇和大蘑菇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但在我们看起来，在这一小

片蘑菇的世界里，它们还在一起。如果让天上的日月星辰看，我

们和妈妈也还是在一起，只是我们自己看不到。”

“你说得太复杂了，我不懂。可小蘑菇为什么不能长到大蘑

菇身上呢？”

“因为不允许。”

“谁不允许？”

“生理、土壤等等，多啦，谁说得清楚。”

她们用心说着话，没有发觉树后探出个小脑袋，他轻手轻脚

走到两人身后，分别抓住两人的辫子，一扯：“哈，可抓住你们

了。”
”

琉璃回头，跺脚：“凡铭，你又在闹什么

凡铭得意洋洋道：“哼哼，老巫婆说严禁私人菜园。”

琉璃一撇嘴：“那你怎么进来了，还敢叫院长老巫婆？”

凡铭一呆，随即说：“我是来逮你们，至于老巫婆，她本来

就是老巫婆嘛，那么老了还擦脂抹粉，不是老巫婆是什么？”

琉璃一拉温可儿的衣角：“可儿，别理他，他是个大讨厌

鬼。”

凡铭被人骂，反而欢喜：“哈哈，大讨厌鬼，这个称呼好，

比老巫婆喊的小鬼好听多了，也威风多了。”

琉璃一扁嘴，刚要再讽刺他两句。

凡铭突然发现了地上的蘑菇，惊喜地扑过去：“乖乖，这个

肯定好吃。”温可儿她们还来不及阻拦，他已经把那朵最大的蘑

菇采在手里，撕一块，放入口中大嚼，还好心地问温可儿：“要

不要来一口？”

琉璃一转眼，见温可儿眼里噙满了泪花，就一把抓住凡铭的

左臂“：你太可恶了！”

凡铭甩脱，口中“：有本事来捉我。”

琉璃追过去，两人就绕着大树跑了几圈，琉璃见温可儿正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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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那几朵小蘑菇发呆，就喊“：可儿，帮我来捉他。”

“两个打一个我也不怕，来呀。”可温可儿仿佛没有听见。

最后凡铭和琉璃都跑累了，气喘吁吁。

琉璃指着凡铭“：有本事你别跑！”

凡铭扮个鬼脸“：有本事你还追，啊，小辫子。”

琉璃跺跺脚“：不信追不到你！”

凡铭跳离大树，跑向菜圃，还一个劲儿回头喊：“来呀，来

呀。”

琉璃追入菜地，凡铭身手灵巧，总在大白菜的空隙中落脚，

琉璃气急之下，忘了多想，拌断了许多白菜的根茎。凡铭一溜烟

逃出栅栏，回头欣赏琉璃的窘态，笑得得意：“小辫子，你踩坏

了老巫婆的菜，要大祸临头了。”琉璃回头一看，见那七零八落

的白菜，一呆，下一秒放声大哭起来。她仿佛一下子看到了院长

大发脾气的样子。

院长赵灵气急败坏地把孤儿们召集到大厅，心痛地说：“院

里管你们吃住穿，你们还要怎样，白菜是谁弄坏了，识趣的马上

站出来。”

温可儿与琉璃对视一眼，琉璃在男孤儿群里寻找凡铭，见他

若无其事地站在最后边，插着口袋，甭提多悠闲，琉璃恨恨地嘟

哝了一句。

赵灵仿佛认定是男孩干的，所以盘问女生很简单，问一句，

就挥手让她退出大厅，眼看轮到琉璃了。赵灵直接面对琉璃：

“琉璃，是你干的吗？”琉璃涨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。

赵灵一下子严厉了：“是不是 ”琉璃感觉委屈，又无从辩

解，哭了出来。

凡铭在人群中说：“欺负小女孩算什么，那些白菜都是我踩

的。”

诸多目光一下子射到凡铭身上，凡铭对这种关注很喜欢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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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长，不关她的事，是我在菜摇大摆走到赵灵面前：“老 圃

里捉蛐蛐，不小心踩的，你惩罚我一个人好了。”

赵灵：“凡铭你真是屡教不改。 其他人都去午睡吧。”

琉璃和温可儿随着人群退出来，琉璃扯一下温可儿的衣角，

两个人悄悄折回来，找一个隐蔽的角落，透过窗子，向大厅里

看 。

赵灵抽凡铭一鞭子“：让你调皮！让你淘气！”

凡铭小身子剧烈地一颤，琉璃突然心抽动一下，仿佛这鞭子

也打在了自己身上。

温可儿轻声说“：他倒是个奇怪的人。”

琉璃反驳“：哼，他就是喜欢逞强。”

听见里面问“：痛不痛？”

凡铭反驳着：“我不就是踩了几棵白菜吗？有什么了不起

的？”

赵灵又是一鞭子。听到凡铭的呼喊，琉璃两人忍不住从窗子

处探进头，凡铭恰好面对着这个方位，一下子看见了两人，他扑

哧一笑。温可儿一下子缩回头，琉璃却还在看。

赵灵怒道“：让你笑，让你笑！”又是两鞭子。

凡铭的倔强被激发出来：“不痛，不痛，哈哈，你打得一点

都不痛。”

琉璃和温可儿回到自己的寝室。

“他挺有意思的。”

“长大了也是一个土匪头子，总喜欢逞强。”琉璃恨声说。

火！这所孤儿院的房舍本已年久失修，燃烧起来更是挡都没

法挡。谁也不知那场大火怎么起来的，有人预测可能是一场商战

的延伸，之前孤儿院是媒体大王薛归礼的慈善产业之一。薛归礼

没有想到原本属于自己管制的几家媒体突然因这次事件反戈，齐

齐笔伐。这就是商业的规则，你可能因一件小事一蹶不振。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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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后，投资大王罗檀接管那家孤儿院，迁入新宅并取名慧如孤儿

院，当地电视台做了为期一周的追踪报道。一张罗檀与薛归礼握

手交接的照片被星缘娱乐评为年度最富魅力的笑容。

时代梦周刊为了显示事态严重和真实，列举了葬身火海的

个孤儿的姓名。云素心是在清扫时，看到了那张已经过期三天的

“今日关注”版块。“温可儿”三个字突然膨胀成三座大山冲塞进

她的眼中，她当时就昏倒在地。

慧如孤儿院每个月最隆重的仪式就是欢迎慈善家罗檀的光

临。每当那天，院长就会让孤儿们穿上新衣，站成两列长队，静

静等候。院长意识里把自己当成罗檀，从中间走过，一边点头，

一边微笑。他突然看到一双鞋子，竟露出了两个大脚趾，在众多

新鞋子里很显眼。他抬起头，凡铭正一脸无辜地冲他笑。女生队

列里琉璃轻声对温可儿说“：小土匪又要倒霉了。”

院长飞快地伸出手要去揪凡铭的左耳朵，凡铭头一偏，院长

刚要说：“你竟敢躲？！”想不到凡铭竟乖乖地把右耳朵迎上来，

带着恳求的语气：“换换吧，你老是揪那个，换个新鲜的吧。”院

长一呆，怒气消了不少。

琉璃凑近温可儿的耳边说：“也是，我看他的左耳朵真的比

右耳朵长。”温可儿忍不住笑出来。

院长虽不想再惩罚凡铭，但架子还是有必要拿一拿，就和颜

悦色地问：“鞋子怎么破了？鞋子是上周刚发的，别人的都还新

呢，你是怎么回事？”凡铭揉着耳朵，斜着眼问：“你真的不追究

了？”院长笑说：“大人怎么会骗你们小孩子呢，好了，你说吧。”

凡铭轻声说：“我最近在练金刚脚。”女生们都笑了。凡铭冲女生

队里喊：“你们懂什么，等我练成了，很厉害的。”院长似笑非笑

地问：“你都是怎么练的？”凡铭小脸一下子激动得红了，关于这

个他最愿意和别人探讨经验：“半夜，我等大家都睡着了，先学

几声猫叫，侧耳听听周围确实没反应，就爬起来，因为我这是天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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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第一绝技，不能被外人偷学，然后我就来到大厅用力踢那个大

柱子⋯⋯”他突然发现院长脸一沉，意识到有点不对，忙用手捂

住嘴。

院长回头，用那种腔调对身后的副院长罗秀秀说：“好了，

罗院长，那只每天晚上叫来叫去吵得人睡不着的猫找到了，那个

破坏厅柱的家伙也现形了。”

下一秒，两个院长一边扯一个耳朵把凡铭拖出大厅，大叫着

的凡铭仿佛出站的火车头长啸着从队列排成的铁轨上驰远。他还

理直气壮地叫嚷着“：你们大人都是赖皮鬼！”

大约十几分钟后，凡铭又回来了，脚上穿着一双新鞋。如果

是别人刚被惩罚过，多少脸上应该有点不好意思，可凡铭毫不在

意，那表情要多得意有多得意，眼光狡猾地看对面的女生，掠过

温可儿和琉璃时，扮了一个鬼脸，这个鬼脸还没有彻底成型，门

外一阵子喧哗。孩子们的眼光齐刷刷地看向门口。

罗檀到了。他被许多随从众星捧月般引进来，健步而行。他

微笑着，自信而富有魅力，但眼角的皱纹也就很明显，关于这

个，他从不掩饰，在他的眼中，每一道皱纹都是丰富的经验，它

和青春一样是任何东西都换不回来的。只不过，两者一个是闪亮

的暂时的形态，一个是沉淀的永恒的形态。但在罗檀脸上两者和

谐的统一起来，他的笑容让人觉得，青春从没有在他的身体里消

失过。

罗檀手牵着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粉雕玉啄般可爱，他穿一身

黑色的小西服，打着典雅的领结，仿佛一个小绅士，他如点漆般

的黑眸子带着几分新奇看着分成两排的孩子们。

罗檀似乎对那些女童比较关心，走过时，都拉起她们的手问

长问短。他拉起温可儿白嫩的小手时，温可儿自己也说不清为什

么，小身子一颤，她在和罗檀对视的一刹那，仿佛一下子看出罗

檀的笑容背后有一股浓浓的忧郁，只是那时还小，不明白那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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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。罗檀并没有注意到温可儿的表情，又把手伸向琉璃，待罗

檀又穿过几个人，温可儿突然抓住琉璃：“璃璃，你有没有感觉

这个罗叔叔很奇怪？”琉璃只在注意罗檀身边的那个小孩，漫声

说“：没有啊，挺和蔼的一个人。”

罗檀只是在快到队尾时才转向男生队列，他把长长的队列扫

视一遍，走到凡铭面前，抚摩一下他的头：“小朋友，我看全队

就属你的鞋子新，那你一定也是最乖的了。”他的话音未落，孩

子们都笑起来，院长严厉的眼光把这些笑夭杀了。罗檀眉毛一

皱“：怎么了？”院长忙说“：孩子们不懂事。罗董，别在意。”罗

檀点点头，凡铭仰头看着如同巨人的罗檀，带着某种仰慕的神

情，待罗檀一转身，他又把眼光聚焦在那小孩的新衣上，久久凝

视 。

院长要把罗檀引到内院，罗檀对那小孩说：“霜旭，你一起

来吧。”罗霜旭依恋地回头看一下身后那些小孩：“噢。”他走出

两步，抬头鼓起勇气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在这里玩会儿 ”罗檀微微

一笑：“那好，你别走远了，我们一会就走。”罗霜旭雀跃欢呼：

“是，爸爸。”这个动作和他的装束很不相称。待罗檀等人消失在

大厅，罗霜旭充了电似的，跑到孩子们面前：“我叫罗霜旭，你

们谁愿意和我玩？”琉璃拉着温可儿抢先迈出队列，罗霜旭迎上

去，从小口袋里掏出一块意大利奶糖：“可惜只剩一块了，就给

你吧。”他塞到目光怯怯的温可儿手中，温可儿又把它给琉璃：

“璃璃，你的。”琉璃握紧温可儿的手。

在和孩子们玩闹中的罗霜旭，突然看见刚被父亲摸过头的那

个男孩，他在一个角落悄悄地向自己招手，罗霜旭向那边跑过

去 。

琉璃喊：“你别过去，那是个小坏蛋。”罗霜旭仿佛没有听

见，他随着凡铭跑到了后院。

凡铭猛然立定，罗霜旭笑说：“我喜欢和你玩，你叫什么名

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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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铭不答，只死死盯着罗霜旭的新衣，凶巴巴地问：“你很

了不起是不是？”

罗霜旭奇怪地问“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

凡铭二话不说跳上去，就撕扯罗霜旭的西服。

罗霜旭忙问“：喂，你在干什么，我哪里得罪你了？”

凡铭理都不理，只顾使出吃奶的力气撕扯着。罗霜旭的西服

都是上好的料子，不易毁坏，只拉坏两粒扣子。

罗霜旭突然明白些什么，他跳开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想穿这身

衣服是不是？”他脱下上衣，递向凡铭“：我们来做朋友好吗？”

凡铭一把夺过，掷在地上，还用脚踩几下，恶狠狠地说：

你怎么不“谁稀罕你的呢？ 哭？”

罗霜旭怜悯地看着他“：你好奇怪，我为什么要哭？”

凡铭一下将罗霜旭扑倒在地，骑在他腰间，左右开弓在罗霜

旭粉嫩的小脸上打了两个耳光。

罗霜旭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。

身后琉璃和温可儿跑过来：“凡铭，你这大坏蛋，你就做不

了一件好事。”

凡铭跳起来，跑向远处，还回头嚷：“小辫子，你真多事，

看我不找机会收拾你。”

不见人还好点，看到琉璃和温可儿出现在视线，罗霜旭一下

子泪流满面。

琉璃顿生怜悯，用自己的袖子为他擦泪，搂着比自己高一头

的男孩，安慰他。

当满身泥污的罗霜旭出现在面前，罗檀一下子面罩寒霜：

“孽障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”琉璃嘴快，大声说：“都是那个臭小

子凡铭在找事！”院长一听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忙对罗檀说：“罗

董，您稍等。”他匆匆赶出去，大约二十来分钟后，他押着挣扎

的凡铭回来。

院长 处置。”任由您对罗檀说“：这小子太可恶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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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檀还没有表示出什么，忽觉儿子在拉自己的手，低头看

时，儿子用恳求的语气说：“爸爸，你别罚他。”院长说：“少爷，

你别和他这种小无赖客气。”

罗檀又看儿子一眼，哈哈一笑：“院长，小孩子打架嘛，别

太认真。好了，我们回了。把我带来的那些食品给孩子们分分。”

罗檀龙形阔步出了孤儿院，在司机为他打开车门的时候，他

又回头看了一下那书写着“慧如孤儿院”的金字招牌，轻轻叹了

一口气。

罗府。黄昏时分，罗檀见儿子托着腮在想什么，就问：“霜

旭，你在干什么？”罗霜旭忧郁地问：“爸爸，你说我们走了，院

长会不会惩罚那个小孩？”罗檀一呆：“不会的，院长其实心很

软，只是表面严肃而已。 凡铭那么对你，你还为他担心？”

罗霜旭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刚见他，我就想和他做朋友，可

他为什么会那么对我？”罗檀慈祥地凝注着儿子：“人心叵测，世

事难料，你还小，可能不太明白。”罗檀说着说着，眼光突然变

得凌厉，他仿佛沉浸进久远的往事中去了。罗霜旭没有注意父亲

的表情，只顾想自己的心事，静一会才说：“爸爸，我把那身西

服送给凡铭好不好？”罗檀笑说：“你现在已经是小男子汉了，有

些事需要自己拿主意，不要事事问我。霜旭，其实你性子很柔

弱，这对你以后发展很有影响。”罗霜旭和父亲对视一下，突然

扭头喊“：阿福！”

阿福是个胖胖的、憨厚的男仆，他小跑过来。

罗霜旭说：“阿福，你把我刚换下的西服拿去干洗，折叠整

齐后给慧如孤儿院送去，交给凡铭。”这几句说得老气横秋。

阿福偷偷看一眼罗檀。罗檀本在笑吟吟地看着，此时才说：

“照少爷的话做。”

阿福答应着，才走出几步。罗霜旭又叫住他。

“明天，我自己送去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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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，少爷。”

院长擦着额头的冷汗，怒视着凡铭。

凡铭毫不示弱，也目不转睛地看着院长。

院长突然大声喊“：罗院长，给孩子们分发食物。”

一木匣子零食，罗秀秀均量分发给孤儿们，轮到凡铭时，院

长又大声喊“：调皮的没有！”

凡铭撇撇嘴，也大声说：“我就知道没有我的，有什么好稀

罕的。”

琉璃故意把零食在凡铭眼前晃晃，凡铭一吐舌头。琉璃津津

有味地吃起来，凡铭不怀好意地笑：“小辫子，小心闹肚子。”琉

璃仿佛找到了凡铭的软肋，只作听不见， 咂嘴声越来越大。凡铭

闭上眼睛不瞧，可一会儿他又忍不住睁开，看着，看着，开始用

小舌头舔自己的嘴唇。

罗秀秀看在眼里，不禁心疼，她用询问的眼神看一下院长。

院长摇摇头，表示不能纵容他。

“把他关到小屋里，三天不许出门。”

这次凡铭倒没有反抗，乖乖跟着罗秀秀走。走出一段，凡铭

突然抓起罗秀秀的手，吻了一下她的掌心。罗秀秀是个老处女，

她被这男孩的举动搞得有几分慌乱，她惊叫：“你干嘛？”她想不

到这个男孩会用那种柔顺的语气对她说：“我知道您是个好人，

刚才我看到您那求情的眼神了。”罗秀秀的脸突然一红，莫名其

妙浑身一阵子燥热。她在一刹那甚至不敢回头看看院长和那群孩

子是不是正看向这里，她迈出的步子竟然有些发软，好像只有扶

着凡铭的小肩膀才能走路似的。她没有听见琉璃和温可儿的对

话，否则会突然晕倒。

琉璃和温可儿一直注视两人的离去。琉璃突然大声说：“凡

铭真可恨，你看，他咬了罗院长一口。”温可儿注视着，然后说：

“可不是，罗院长一定很痛，她走路好像都有些吃力。”



第 17 页

琉璃坚定地说“：今晚，一定想个法子捉弄他一下。”

罗秀秀偷眼看一下凡铭，见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

只是他的小手还在拉着自己的手，她轻轻挣脱，用另一只手不停

地揉，仿佛那上面留下了永恒的痕迹一样。十几秒钟后，她恢复

了平静，走路也已经很自然。她把凡铭锁进那间小黑屋。起风

了，她抬头看天，今晚有暴风雨。她幽幽叹了一口气，这声叹息

瞬间就随风散了，其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事而叹。世间诸多

事本没有来由，因为它们多是混合体，无法分解。

暴雨倾盆而下，电闪雷鸣，狂风呼啸着，仿佛夜空中有一个

巨大的发动机在急速运转着，它们的目标就是毁灭大地上静态的

东西。

两个小身影沿着走廊靠近关闭凡铭的小屋。

“璃璃，我们真的去吗？”

“那小子太可恶了，不捉弄他一下，难泄心头之恨。”

“这东西会不会有毒？”

“没事，这是草蛇。只是吓唬吓唬他。”

蛇沿着细缝爬进了屋内，琉璃和温可儿都捂着嘴偷笑，然后

又悄悄离开。

罗秀秀迟迟未眠，她睁大眼睛平躺在床上，侧耳倾听，外面

的风雨越来越大。终于，她坐起身来，见窗子处，树的投影剧烈

晃动着，如鬼魅乱舞，那风的呼啸中像是夹杂着千百个婴孩的哭

泣。她仿佛清清楚楚听见，凡铭就在风中哭，她还看见他在那间

小屋睁着恐怖的双眼，紧蜷着小身子，面对无情的风雨。她一只

脚伸向床边，又缩回来，自嘲地摇摇头。可她脑海中又回映那一

幕，就再也想不了那么多，匆匆拿了手电出了门。

开锁的一刹那，罗秀秀还有一丝犹豫，她仿佛怕面对什么。

这间小屋自从上个月断电后就一直没有维修过。罗秀秀的手电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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